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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文集》出版说明

摇摇一合（原名赵义和），曾荣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
等众多奖项；圆园园缘年被《中国作家》授予创刊圆园年来
最具影响力的十二位作家之一。

此次本社隆重推出的《一合文集》第员卷 ～第猿

卷，都是其长篇扛鼎之作，比较完整地展示了作家一

合对社会、对人生、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集中地反

映了作家的艺术风格和语言特色。在其作品中充满着

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同情，洋溢着惩恶扬善、匡扶正

义的英雄豪情。作家一合因此被誉为“反腐败作家”。

“一合文集”的结集出版，对于我国目前的保障农

民权益、减轻农民负担、惩治腐败、打击违法犯罪等

涉及社会、法律和道德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与历史意义。

长篇纪实小说《黑脸》（一合文集员），获全国首
届鲁迅文学奖，著名导演吴天明在书摊上看到此书，

买回去后一口气读完，竟失声痛哭。他找到作者，将

作品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

金时间播出，引起强烈反响，观众达员员亿人次。

长篇纪实小说《红脸》（一合文集圆），描写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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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摇摇摇摇

安战线上鲜为人知、惊心动魄的斗争。作品悬念丛生，

人物心理刻画细腻，“是迄今为止塑造公安高级指挥员

最为成功的一部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断道》（一合文集猿），就一起偷渡案
讲述了两对男女在官场、金钱和情欲的旋涡中挣扎，

透视出腐败的人性根源。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铁凝评

价：“我认为《断道》的艺术价值其实是超过使他出名

的《黑脸》的。”

本社在年内，还将陆续推出《一合文集》第源卷、
第缘卷，以便广大读者能够全面了解一合及其作品，
感受“纸上反腐败”作家一合的鞭笞邪恶、弘扬正气

的激情，领略他那幽默而深沉的写作风格。



员摇摇摇摇

“纸”上反腐败的一合（代序）

铁摇凝

摇摇认识一合是在员怨怨远年冬天，省作协的一个会上。当
时，他的源园万字的以反腐败为鲜明主题的长篇纪实小说
《黑脸》、缘万字的报告文学《隐匿与搜查》正在社会上
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刊发这两篇作品的《中国作

家》已经在北京为其召开了研讨会；《黑脸》同时被员猿

家报刊转载，主人公的故事感动了西影厂导演吴天明，

他急切与一合联系，开始筹划将《黑脸》改成电影或电

视连续剧。其时，《隐匿与搜查》也被某电影厂列入讨论

当中。我认识一合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氛围里。

一合自我介绍说：“我叫赵义和，你叫我老赵也行，

叫我一合也行。”

以后，我还是叫他一合的时候多。

眼前的一合缘园岁出头，微胖，匀盘大脸，戴一副镜
片偏大的眼镜，手里还有一只大皮包。我知道他是省纪

检委的干部，副厅级纪检监察员，酷爱文学，业余时间

写作。那他算是一个嗜好写作的官员呢，还是一个有着

一定级别官衔的写作者呢？单看大皮包，显出点官气

———也不知为什么那天他非得拎那么一只皮包不可。再

看笑容，却又没有这一级别官员的矜持。也不是春风得



圆摇摇摇摇

意，也不是喜不自禁，他是笑眯眯的那种笑，通俗，庸

常，腼腆里又带出点儿自来熟。跟生人也不见外，没心

没肺似的。加上他那一口尾音上挑的唐山普通话，你就

忘了拿他当官员看了。窃以为唐山口音本身就含有一种

絮絮叨叨的外露的亲热劲儿，洋溢着平民意味的表现力。

当然，这口音有时候也会掩盖说话人内在的智慧。比如

一合，他哪里能够真的没心没肺呢，真的没心没肺，就

不可能选择最现实最尖锐的题材，以文学的形式去为人

民鼓与呼；就不可能抓住反腐败这个当前最敏感的问题，

利用自己所占有的独特材料，深入开掘，生动表现。真

的没心没肺，也就用不着去爱文学了，但一合这个人对

文学是着迷的。

听他说，他从小在河北玉田农村长大，北京有个姑

妈，使他得以常去北京住些日子，熟悉鼓楼一带的胡同

和四合院。考大学时就瞄准了北京，就考上了位于和平

里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时为员怨远猿年。这也符合
了他母亲的心愿吧。母亲出身小康人家，有文化，后来

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后是小学教师，只可惜猿苑岁
就病逝了。受母亲引导，一合自幼读鲁迅和高尔基。

员怨苑远年员园月之后，感觉真正的写作时机已到，赶快写，

却一直写不出什么名堂。直到员怨怨缘年写作《黑脸》，才
算有了起色。一合说，我老想把失败的原因归罪于“四

人帮”，都是极左时期搞报道闹的呀，中毒太深呀。其实

这不是把自己文学才能的缺欠也归罪于“四人帮”了吗

———归就归一下吧，谁肯彻底承认自己不行呢，那不就



猿摇摇摇摇

彻底没希望了吗。一合说得挺坦率。

员怨远远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合热衷于串联，

借此跑遍全国，还搞了个对象，即是现在的夫人。员怨远愿

年分配到唐山丰南县当老师，当年年底就“从政”了，

和一批“笔杆子”背着背包，步行进入县城，在县委新

闻报道组负责革命大批判。以后，他一直在各种重要的

新闻岗位工作，当过丰南县委报道组组长，宣传部副部

长，唐山《劳动日报》记者，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省

纪委研究室主任，直至今天的副厅级纪检监察员。回忆

当年，一合透露尽管他是那么喜欢《红旗谱》、《播火

记》，可一点也不妨碍他把这些作品批得很带劲儿。那时

候讲的就是跟形势，有时候能跟成毛病。比方员怨怨愿年抗
洪，他一头扎到长江边上，采访一个月，写了一部猿园多
万字的报告文学《飞流》，以为这是最能赶上形势的，肯

定能被“炒”起来，居然在暗中还希望员怨怨怨年继续发大
水。哪知道人家员怨怨怨年不发大水了，抗洪情结过去了，

这书也没人买了。他说，我这叫什么呢，这叫急功近利。

在一篇文字里，他有过这样的表白：“我是一个小公务员

出身，惯于体察领导意图，领会上级精神，想来想去适

合我的差事还是当干部。可我心里又老有一些文学的东

西往外冒，所以就当不好。当作家吧，只凭有体验生活

的便利条件也不行啊，比方我就有阅读大量案卷的条件，

但也仅是条件，不是天资，也不是才能，所以说我是一

个两难之人，我非常的不幸。”这最后一句：“我非常的

不幸”，颇有些文明戏台词的韵味，还显得矫情。他说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源摇摇摇摇

话的时候，几集电视连续剧《黑脸》早就在中央电视台

一套节目黄金时间播出了，观众达 员员亿人次，并获了
“飞天奖”、“金鹰奖”和中纪委颁发的“卫士奖”。《黑

脸》早就获了首届鲁迅文学奖了，出了单行本。此后的

反腐败长篇小说《断道》在《啄木鸟》杂志连载后，也

获得了该刊的“啄木鸟”文学奖。由于是长篇小说，作

者的写作心态，相对自由放松些，我认为《断道》的艺

术价值其实是超过使他出名的《黑脸》的。这时候他还

有什么“不幸”呢。只有你对一合有了进一步了解，你

才会相信他这句“台词”出自真心。

一合广泛浏览国内当代作家的作品，有时候他突然

打个电话，没别的事，就是畅谈他对一些作品的看法和

他的心得，即使与他的风格相距甚远的小说，他也能道

出独特感受。他对同行的作品很少“疾言厉色”，说起这

些他是太耐烦了，耐烦到了你对他不耐烦。还有一次他

给我打电话，就是采访员怨怨愿年抗洪的那次吧，他很激动
地告诉我，他就要到抗洪第一线去了，那儿感人的事例

太多了。他说他人还没到呢情绪已经先到了，他肯定能

满载而归。他还说：铁凝，我采访回来会及时告诉你的，

好叫你知道我的行踪。我很愿意参加作协的活动，作协

有什么活动你们可别忘了我，文学上我还得长进呐⋯⋯

他在电话里说了很多话，意气风发，像个出征的战士。

这里先不说多参加几次作协的活动究竟能否让一个人在

文学上有所长进，单说一合在电话里的情绪，就让我感

到一点陌生和不能适应。作为一个缘园多岁的男人，他太



缘摇摇摇摇

容易欣喜了，他干嘛老那么激动呢，老那么笑眯眯呢。

一个与他同赴外省参加笔会的同行回来后对我说，一合

这个人呀，他自己写得不错，干嘛对谁都那么谦虚呢，

还老笑眯眯的。当时我与这同行有同感。是啊，你不一

定非像个先生不可，可也不一定非像个学生不可。

现在我愿意相信，也许是我的情感更多了些麻木吧。

一个缘园多岁的男人怎么就不能够欣喜不能够激动不能够
笑眯眯呢。一合身上这些形态不正是当今很多中年男女

已然丧失或正在丧失的吗。不要说中年男女，就是男女

青年，如今又有几人老是欣喜老是激动老是笑眯眯呢。

这是让人放松，让人不设防的一种情绪，它能让人很快

感受到人和生活那天真、凡俗的一面，尽管你可能不屑

于这凡俗。一合葆有了它，其实他葆有的是一种心境的

自在。况且，这一切并不妨碍他能把严峻的现实，把当

代“黑脸包公”，把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决断，把他嫉恶如

仇的强烈情感，通过文学表达得深刻、饱满而又感人。

写作是一件“纸上谈兵”的事吧。一合多年记者生

涯的根底，使他对现实有种独到的敏感与判断，使他的

文字更多些简练和准确。他的《黑脸》和《断道》的结

构疏密有致有力，他似乎也很懂得叙述节奏的重要。他

一直希望他的报告文学里更多一点“文学”，为此他在人

物上下了很多功夫。他写到一名纪检干部在惩治腐败的

同时也颇花心思保护自己以保存实力。这样的挖掘使他

的人物更有光彩也更可信。一合在“纸”上惩治腐败，

他自有自己的心计和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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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别以为一合的欣喜、激动和笑眯眯是简单的

天真、凡俗和不成熟，很可能这就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几年前省内召开一个小说研讨会，一合也参加了。会上

两个青年作家好像是因为多写什么题材少写什么题材意

见不同，互不相让地争论了几句，一时间会场气氛有些

尴尬和紧张。这时一合突然发言了，还是那张匀盘大脸，

还是戴那副镜片偏大的眼镜，还是那口尾音上挑的唐山

普通话。他不触及刚才争论者的具体争论，只滔滔不绝

地说起了自己。话的内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说了些

随办案人员下去办案的过程。奇特的案子，瞬息万变的

人物关系，他本人变换身份和立场去研究人物的心理流

程⋯⋯他的叙述十分幽默，语气也很轻松，时而“装

傻”，时而“充愣”，净说些自己的不是。会场笑声不断，

大家一再要求他讲下去。他却见好就收，假装想不起还

有什么可讲的。会场气氛平和了自然了，人们发现一合

在融洽气氛的同时已经委婉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多写或

少写什么题材也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作家所持的

表现立场和作家的发现。这就是一合处事态度之一种吧，

这样的处事需要“艺术”，也需要与人为善的品德。

我想起一合的原名是赵义和。“义”与“和”都是

很动听的汉字。我愿意猜测这名字是他母亲为他所取。

这名字里有母亲对儿子和生活的祝福。一合不想辜负母

亲，有一次他突然对我说，你猜我最希望我的作品打动

什么人？我最希望我的作品能打动所有年轻美丽的女性，

她们仿佛都能变成专为读我的作品死而复生的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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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爱的光辉照耀过的人是会流露出像一合这样的想

法的吧，还有他的欣喜他的笑，应该说那是对生活的一

种最终的相信。

如今一合家庭幸福事业稳固，据说他的上级也非常

支持他的写作，大部分时间任他自由支配。而且，也还

没听说他的作品因触及了太过尖锐的事实就被什么神经

敏感的人威胁、诬告或打击迫害。写到这里我才突然感

到，一合同志这个人啊，真的是不像我所描述得这样简

单。

圆园园员年正月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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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跪

一个人在把自己弯成蕴形的时候，“扑通”一声。

姜峰先听到声音，后看到形状。

蕴形顶着一张树皮脸，脸色乌黑，衣冠不整。嘴在不停地开合，

声音洪亮。

蕴形被抻直了，但声音不停。

声音变成了电影胶片，全是精彩镜头：

炕角子上有一团棉被在颤抖。警察上前把棉被一抻，露出一瘦

弱女人，使劲蜷缩着，但已不能再小，况且炕上没有缝，钻不进

去。两只裸露的腿频率很高地震颤。警察伸手拽。一个干瘦老妇女

搂住了她的胸，一个发育不甚丰满的小女子抱住了她的腰，一个男

孩抱左腿，一个女孩抱右腿。警察拽不动。也不是真拽不动，一男

四女的哭喊交响乐厉害，再加上匆忙披挂不甚牢固的内衣。

那时他在炕下，窜窜达达，吹胡子瞪眼，嗷嗷叫。

但拽人的警力还是增加了。

他就往外闯，想求助躺在柴草堆上的一把斧。两个警察像两扇

门一样把他关住了。他就当机立断，“扑通”一个 蕴形，又一倾，

升级为在，“咚！咚！咚！”用头捶击大地。局长！局长！你们这是
干啥啊！副局长说这是执行公务。

三个警察费了好大劲才把五个互相缠绕的人撕开，瘦弱女人便

身体悬空，脚不沾地地出了房门。此时她已非常镇静，既不抖，也

不颤，微闭双眼，目空一切，任凭几只手在她身上发力，使她飘

起。

她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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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被撕扯开的老老小小没有了这种待遇，跟在后面，跌跌撞

撞，连滚带爬，披头散发，吱哇喊叫。

老妇呼：“娥啊！娥啊！”

小女子叫：“妈啊！妈啊！”

男女小孩喊：“姥姥！姥姥！”

唯有他精神百倍，前蹿后跳，发表演说，语言极其恶毒，煽动

群众斗民警。

林玉娥到外面被冷风一吹，就从昏厥中醒来，大喊：“俺不去！俺

犯了哪门子法？俺不去！天哪！”“天哪！错勘贤愚你枉做天！”———

她不知道古戏上还有这句话给她预备着。跟在后面的外孙女喊：

“姥姥，我不让你走！”女儿又冲上来，死死抱住了娘的腿。蔡东山

故意大声地喊：“你们还讲不讲理？凭啥要逮捕俺这个被打瞎眼的

老婆子？”

惨白的月光中，人们在前街胡同口拉拉扯扯乱成一锅粥，警车

的红光扫来扫去，更增加了紧张忙乱的气氛，好像舞场上的球面

灯。

蔡东山一咋呼，围上来许多村民。有的是听到警车叫，从被窝

里爬起来的，有的是正在赌钱，赌博赌不下去了，一哄而散，共有

三四十号人。

老百姓大部分是支持蔡东山告状的，而现在蔡东山一家竟落这

么个下场，真叫人伤心。有的还为告状投了资，心里更不好过。气

难消，恨难平，呜哇喊叫，不准带走林玉娥！林玉娥眼都让人抠瞎

了还不放过？你们怎么调查的？

公安民警向大家做工作，说我们是执行公务。又给蔡东山做工

作，我们逮捕林玉娥是执行公务。请不要妨碍执行公务！群众问为

啥抓人？还说执行公务，不说为啥。群众说老婆子这么冤还忍心给

人家戴手铐？民警们是趁林玉娥晕过去的时候偷偷给戴的手铐。林

玉娥刚醒过来还没觉得，现在有人一说，可不是手被连在一起了，

便十分害怕，要动大刑了。还好，民警接受了群众的意见，就把林

玉娥的手铐摘了。

群众又要求让老婆子回家里准备准备再走，急啥？离天亮还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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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呢。民警们见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围了这么多，车也开不动，就让

蔡东山等把林玉娥抬回去了。公安民警们开始用对讲机与局领导联

系，请求增援。不一会儿，“哟哟哟哟”来了两批警车，加上第一

批来的，前后共七辆警车、囚车，民警有三十多名。

蔡东山给第三批来的刘副局长跪下了，请求高抬贵手，放林玉

娥一条生路。刘副局长说，我们是执行公务，你该告还可以告。明

显地他有些同情，劝他不要阻拦，否则，阻拦执行公务也是要负法

律责任的。

“嘴电影”从早晨一直演到下午。当然他早已不再呈蕴形。

老姜把他待如上宾，斟茶倒水，管吃管住。

蔡东山说，自从那天抓人我才学会了跪。

姜书记说，不要跪嘛！到底谁该给谁跪还说不清呢。

姜峰却习惯了这种蕴礼节。有太多的人在他面前做。他想无论
多么传统、多么国粹、多么膝盖发软，能这样一屈者也很不容易，

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肯把自己降低一半屈下去的。

老姜害怕这种跪。

一个跪，一个冤！

但这又证明老百姓还信得过他这共产党的官，有冤还敢向他

诉，还屑于向他诉。

他实在担心老百姓的心死。

越级上访的还少吗？那就是对你地方官死了心了，不相信你

了。还有的连越级上访也不访，整个失去信心了。因为反映到中

央，领导做了批示，让下边调查清楚，下边立刻就“调查清楚”

了，只是“清楚”到反面去了，把你的冤给否了。你不冤，你无理

取闹，你吃饱了撑的，你有毛病，你上访有瘾，你是上访专业户！

面对跪拜者，他心情复杂。

我不是人民的勤务员吗？我不是公仆吗？公仆却让主人下跪，

而且受之泰然？！

还是别唱高调吧！我是什么，你是什么，人民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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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什么？

你不要回答。让老百姓说。老百姓说你是个啥，你就是个啥。

有这勇气吗？

为了过好这个关口，姜峰在物质上尽量亏着自己，欠着家庭。

可是精神上所得极为丰厚，百姓们称颂他为“包青天”、“当代包

公”，匾额锦旗送了一屋子。他不热衷于这个，但这个热衷于他。

有的人热点与他不同：豪宅、名车、金钱、美女。为了这些，

不惜贪赃枉法，索贿受贿。几万几万地搂，花不完，用不尽，便用

各种方法“坚壁清野”，包括把钱冻在电冰箱的肉块中。这就是幸

福。任人指着脊梁骨骂，面不改色心不跳！

物质的世界，商品的经济，不是越穷越光荣的时代喽！富裕，

豪华，小康，这是目标，这是方向！谁还待见你穷，或者高抬一

点———俭朴，你那是活该，没能耐，装样子，极“左”！

姜峰是从清泉县被赶出来的。秉公执法，为民请命，得罪上

层，伤人太多，就从清泉县被赶到灵山县。

一辆双排座的汽车就把全部家当拉来了！一张瘸腿桌，两副木

板床，三个行李卷，外加两口缸，一只盛咸菜、一只盛水，还有一

只猫。

妻子下了车傻愣愣地抱着猫坐着。猫是老姜的好朋友。

他惩贪官，它拿耗子。

凡是想干出点事业的人，一般都不顾家，他也是，他就让猫代

替他跟老婆做伴。

老婆可怜啊！你看她那没有眼神、没有表情的样子，多让人心

疼！多让人难受！那都是让坏人给吓的。跟着我她算倒霉了。我处

理人，人家不满意，就报复，就要挟，就用她当“人质”。过去她

可不是这个样子啊！大眼睛滴溜滴溜乱转，很有神韵，向你一笑俩

酒窝，别提多可爱了。

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也跟她和猫在一起。

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瘦。没办法，工资不够花，家小都是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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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要想够花就得贪占，他不能啊！他就是惩治违法违纪的，自

己还能违法违纪？

多么简单的道理！

有的人就是不懂，拿贪赃枉法不当回事。对于不贪赃枉法的，

反而不理解，不相信，说你是装样子。

这样子不装行吗？靠那点工资怎么能“先富起来”？而有的人

就是“靠那点工资”自豪地加入了“一部分人”行列，先富起来

了！

富得不地道！资本家的财富是自己挣来的，你不是。

我不是极“左”，我是没辙。国家还没有给我这级的干部开很

高的工资。国家倒很想给穷干部多开点工资，国家的心善着呢，不

是也没辙吗？

说得好，为了富起来，咱也得采取点手段了，那就是先把贪官

污吏惩治惩治。惩腐倡廉，百利而无一害。

他理直气壮，干得那叫欢！所以就落了个被撵出来，就落了一

缸咸菜。

但是，心里干净。

此刻姜峰很愤怒。他的直觉告诉他，又是一个冤案。

林玉娥被蔡红英抠瞎眼睛，林玉娥是原告，但告来告去，却成

了被告。

林玉娥被抓进看守所。

这是生活中的魔术。

当时谁也没料到林玉娥会被抓，大家都看到了那场“武斗”，

清楚得很。

蔡红英带领四个儿媳、一个闺女，外加亲家母，共七员女将从

东头过来了，一路走一路骂。

林玉娥得到邻居的报信，也怒气冲冲地跨出家门，临走还呵斥

了老伴蔡东山一句：“你就在家里窝着吧！”

她也是一路走一路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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